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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笔者踩着晨雾，来到延平区南山镇
明洋村。这座藏在延平、古田、建瓯三地交界的小
山村，深藏着厚重的红色革命记忆，镌刻着闽北老
区不屈的奋斗过往。

革命战争年代，明洋村地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边缘，红色火种在此扎根蔓延，当地群众踊跃支援
革命、掩护地下交通、配合游击斗争。一代代明洋
儿女投身革命洪流，用坚守与担当书写了老区人民
的赤诚与勇毅。这次到访，笔者没有刻意寻找宏大
的精神标签，只是想坐在老村民身边，听听那些没
写进教科书里的、带着烟火气的往事，触摸最真实
的老区记忆。

在杜嵩岭的红豆杉树下，笔者见到了 70多岁
的李孟绪老人。老人坐在树下休息，伸手轻轻摩挲
着老树的纹路，手掌粗糙，满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聊起从前，老人语气平淡，却字字真切：“以前日子
太难了，那辈人，都是硬生生熬过来的。”

老人的父亲曾是村里地下支部委员，从小到
大，他听着身边的革命故事长大。没有书本上的文
字描述，只有父辈深夜的闲谈、乡里长辈的口述，这
些往事慢慢扎根在心里，一辈子都忘不掉。

“明洋村当年有人参加了红军，这里面有李盛
有和施万响。”说起这两个名字，老人的眼神变得庄
重，“那时候中共闽浙赣省委在村里待了九个月，想
动员大伙参加革命。”

老人的回忆里，满是当年的苦难与挣扎。杜嵩
岭山高路险，旧时匪患横行，百姓深受其害。说到
这里，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记得当时，土匪杀害
了好多百姓。”

也正因为这样，革命的火种一传到明洋村，就
立刻烧了起来。村民们太盼着光明了，太想有个能
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受欺压的新世界，所以只要红
军需要，没人退缩。

明洋村的山和水，都记着红军和村民并肩的日
子。这里群峰环绕，林子密得很，地势险要，当年就
是天然的藏身之处和堡垒。1934年，闽北红军 58
团和迪口游击队就在这一带活动，给村民们讲革命
道理，播下希望的种子。施万响、李盛有等明洋儿
女毅然加入红军，跟着队伍踏上革命征程。他们
中，有的再也没有回来，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
革命路上；有的坚守在闽北游击战场，用热血守护
着这片故土。

沿着村中的古道前行，鹅卵石铺就的路面被岁
月磨得光滑，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红军战士的脚步
声。古道旁的古垭哨口，地势险要、视野开阔，曾是
村民们为红军站岗放哨的重要据点。“那时候，关口
放着两杆土铳，还有‘独草鞭’，山顶上备着擂木、竹

尾枪，只要派人把守，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老人指着哨口的残迹，语气里藏不住自豪，“1948
年，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迁到这儿，这里就成了指
挥全省游击战争的中心。晚上，贫农团的八位同志
轮流放哨，点着香计时，一炷香烧完就换岗；白天，
儿童团的孩子们守在这儿，眼睛瞪得圆圆的，不放
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身影。”

杜嵩岭上的李氏祠堂，是这段历史最实在的
见证。这座建于晚清光绪十八年的老祠堂，1948
年 4 月，曾召开过一场关乎福建解放的会议——
中共闽浙赣省委“扩党练干”会议。当时省委书记
曾镜冰主持会议，左丰美、苏华等一百多位同志都
来了，会上通过的决议，为后来福建的解放打下了
基础。

如今，祠堂改成了革命历史展览馆，里面的旧
照片、老物件，都是实打实的记忆。“苏华同志是个
女英雄啊，她建了‘地下航线’，给革命送物资、传情
报，不容易。”李孟绪老人指着墙上苏华的照片，语
气里满是崇敬，“在她影响下，我们村的施妹婢、朱
吓妹几个妇女也加入了革命，被敌人抓去后，也没
吐露一个字的秘密。”

展馆的墙上，密密麻麻写着明洋村参加革命的
人的名字，施万响、李盛有、董家树、邱维成……一
共200多个。笔者算了算，当年村里也就200多户、
600来人，差不多每户都有一个人加入了贫农团或
游击队。其中上明洋的地下党员邱维成，被捕后遭
了不少罪，最终牺牲在狱中，用生命守住了对革命
的承诺。

“游击队走后，国民党
把村子烧得一干二净，我
们只能逃荒。笋厂、纸厂
没了，2000多亩山林被烧，
藏在山洞里的稻种也被抢
光了。”老人叹了口气，却
又立刻挺直了腰，“可就算
这样，我们也没服软。和
红军一道，多大的苦都能
扛。”

九十年过去了，革命
的硝烟早就散了，但那些
精神，就像村西边的红豆
杉，扎在这片土地里，长得
枝繁叶茂。六棵树龄 370
多年的红豆杉，站在村口，
像守村的老人。村里的老
人说，清末民初鼠疫横行
的时候，红豆杉树冠上曾

飘着青烟，没多久疫情就散了，从那以后，村民们就
把这些树当成护村神树，代代守护。在笔者看来，
它们更像明洋人的性子，坚韧、顽强，不管经多少风
雨，都能稳稳地站着。

如今的明洋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苦难的小山
村了。走在村里，干净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新
房错落有致，到处都是生机。“2014年的时候，有领
导来调研，站在观景台上说这儿风景好，我们听了
都受鼓舞，就自发组织起来清理村子，整治环境。”
李孟绪老人笑着说，“一开始就想着，我们村有这么
多红色故事，不如走红色旅游路。没想到真有不少
福州游客慕名而来。”

通往杜嵩岭的路，确实美，沿途全是葱郁的阔
叶林，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响，既有山野的清幽，又
藏着红色的记忆。只是一开始，村里没什么食宿
的地方，游客来了，只能匆匆看一眼就走，挺可惜
的。

“后来大伙就合计着，自己动手干。村民们投
工投劳，义务出力，还自发集资建了休憩凉亭，又琢
磨着建山庄、游客接待中心。”说起这些，老人的脸
上满是骄傲，眼里闪着光。政府也帮了不少忙，拓
宽公路、完善基础设施，明洋村红色美丽村庄提升
项目落了地，上级资金争取到了，宗祠修好了，红色
雕塑也立起来了。干部和村民一起使劲，村子一天
比一天好，红色旅游也慢慢做起来了。

平坦宽阔的水泥硬化公路直通村口。现在从
福州来明洋村，也就一个半小时车程。景阳山上，
复原的哨所、练兵场、电台旧址，成了游客们爱去
的地方。站在观景台上，能看见连绵的群山，清晨
看日出，雨后看云海，像走进了诗里。村民们借着
这“红色”和“绿色”的资源，把红色旅游和生态旅
游结合起来，村里种的桃子、有机蔬菜，游客们都
爱买，昔日的革命老区，如今也成了避暑康养的好
地方。

村民赵显龙和笔者聊起他的叔叔赵福生，语气
里满是敬佩。“我叔叔 1947年参加游击队，那时候
他年纪小，大家都叫他‘小鬼’。”赵显龙说，“当年游
击队领导动员大家，说革命成功了，乡亲们都能穿
上暖和的卫生衣，家家都有自己的田种。就为了这
句话，我叔叔跟着队伍出生入死，再苦再累也没抱
怨过。”如今，赵福生老人已经退伍，看着村里的好
日子，他总说：“当年我们盼的，现在都实现了，没辜
负那些牺牲的战友。”

站在景阳山的练兵场上，风穿过松林，松涛阵
阵，不像号角，更像先辈们在和我们说话。这里的
马尾松，长在贫瘠的山坡上，却依然挺拔，村民们都
叫它们“迎客松”。它们就像明洋人，像所有福建儿
女，靠着一股韧劲，在风雨里一步步往前走。

来明洋村走一趟，笔者才真正明白，那些先辈
的故事，不只是刻在墙上的文字，还是李孟绪老人
眼里的湿意，是赵福生老人的知足，是明洋村家家
户户的好日子。

革命精神从来没有远去，它藏在明洋村的红豆
杉里，藏在村民们的实干里，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脚下。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在续写当年的长征
路。愿这松风永续，愿这红色的火种，在八闽大地
上，一代代传下去。

延平区明洋村：

藏于大山深处的红色记忆
□王丽娜文/摄

位于明洋村的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电台遗址

越来越多人参观李氏祠堂越来越多人参观李氏祠堂，，了解明洋村的红色历史了解明洋村的红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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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
名……”这首由陈毅原词、何士德作曲的嘹亮
军歌《新四军军歌》，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下，传
扬着血与火熔铸的新四军军魂。新四军中有
一支劲旅由闽北子弟兵组成，循着歌声的旋
律，我们可以追溯这支革命铁军的战斗足迹，
缅怀先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
山野营”。这是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的前
身——闽北红军游击队战斗生活的生动写
照。闽北全域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着中央苏区东北大门的重要作用。1934
年 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敌人调动 10
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闽北苏区进攻，闽北分区
党政军机关被迫转入武夷山腹地。此时，闽北
红军 2000余人在黄道、曾镜冰等指挥下，将部
队化整为零，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红军整
编为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下辖 4个团，采
取“分散活动，集中打击”战术，在极端困苦条
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孤军奋斗在武夷山脉，与
湖南罗霄山上的铁军精神一脉相承。

“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
神”，闽北红军游击队不仅没有被困死、被剿灭，
反而在战斗中获得经验、锻炼精神，不断发展壮
大。至1936年底，游击区扩展至闽浙赣三省26
县，部队发展至3000余人。这期间，黄立贵率部
在洞宫山与闽东独立师部会师，黄道与叶飞在
此举行闽北、闽东党委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闽
赣省委。1935年3月，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进驻
闽北地区，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
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
流”。大敌当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西安事
变及其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国共两党
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
边界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一贯坚持斗
争的闽北红军游击队，以民族大义为重，加入
了这支由八省健儿汇成的抗日铁流。中共闽
赣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光泽县境内举行
了谈判，谈判地点选择在光泽县司前乡北部靠
近江西铅山的大洲村，这就是著名的“大洲谈
判”。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闽北红军游击队
下山，在崇安（今武夷山市）长涧源集中后，开
赴江西铅山石塘镇整编训练。1938年 1月，闽

北红军游击队在江西石塘集中整训，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
团，饶守坤任团长，曾昭铭任副团长（政委），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
全团1500多人，“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抗日铁军威震四方。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这支队伍保持和
发扬了中央苏区红军骁勇善战、不屈不挠的光荣传统，以“听党指挥”为
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魂。三支队五团到达徽州岩寺时，接受了军领导检
阅，叶挺军长高度赞扬：“五团基本都是闽赣边过来的老红军战士，是很
强的骨干力量……”新四军共有10个团，其中福建4个团，三支队五团
就是其中之一，是福建子弟兵在新四军中最重要的建制单位之一。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新四军中的闽北子弟兵，无愧于这英勇而悲
壮的歌词。这支队伍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连续开展了对日作战的“红
杨树战役”，对日作战的“五次繁昌保卫战”，以及“血战东流山”。1941
年 1月，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
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
袭击，三支队五团被安排保卫军部，血战东流山，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
寡不敌众，大部壮烈牺牲。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还见证于新四军闽北斗争历史的另一座丰
碑，即著名的“赤石暴动”。1942年 6月 17日，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
军将士和爱国志士在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被押解至崇安县（今武夷山
市）崇阳溪赤石渡口时，80多名同志按计划向四周田野和山林分散突
围，有 40余名同志成功逃脱，历经艰险后重返抗日前线。这次英勇的
抗争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
团结、铁的纪律、铁的作风，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愿后人永续传承

“铁军”之魂，让这首用热血与信仰谱写的军歌，在绿色发展的新征程上
永远嘹亮。现今，南平市域内与新四军相关的革命旧址和纪念设施数
量可观、类型丰富，主要有：大洲谈判旧址、崇安长涧源集中地、新四军
南平留守处遗址、新四军第三支队崇安留守处、赤石暴动烈士陵园、闽
北革命历史纪念馆等，都是这支前进的铁军留下的历史足迹。

军歌，远非简单的节奏与旋律，不是一般的音乐，它是英雄史诗的
见证、红色基因的赓续，是艺术形式的历史文献。今天，我们能够从《新
四军军歌》中追寻、缅怀闽北子弟兵的光荣历史，也足以说明闽北在二
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南平市新四军历史资
源，在福建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突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形成了
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迎接全国解放的完整革命链条，闽北无愧
于“红旗不倒”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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